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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嘉奇 北京报道

近日，纪录片《口罩猎人》走红

网络。纪录片中，林栋携巨款深入

土耳其黑市，与当地军火商进行合

作，采购口罩和熔喷布运回国内。

他日常使用奔驰轿车，入住豪华酒

店，雇佣带枪的保镖，也得到舆论

热议。

正当林栋被视作“抗疫明星”

时，又有人曝出他采购的口罩质量

不合格，关联公司涉及多起欠薪。

对此，林栋回应《中国经营报》记者

称：“舆论压力给我造成了伤害和

困扰，我非常不适应。如果我存在

任何违法违规问题，应当由相关部

门作裁决。”

《口罩猎人》拍摄者、媒体人

“花总”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林栋

从土耳其采购的1000多万个口罩

因不符合中国标准无法交付，亏

了 1000 万元。在他看来，林栋虽

然做着上亿元的生意，却显得很

孤单。

“口罩猎人”林栋AB面

劳资纠纷

思瑞健康官网显示：“思瑞是

中国零售药店行业占有率最大的

电子处方服务企业，也是远程医疗

本地化的重要推动者。”

瑞医医学湖南分公司一名前

员工告诉记者，该公司在长沙办

公，主营业务之一是视频问诊APP

平台。湖南分公司的业务是处理

平台上的订单，并联系新疆那边的

人员开处方。

她说：“湖南这边是刚毕业的

学生在处理订单，新疆那边开处方

的是不是医生，就不清楚了。”

有自媒体撰文指出，2019年8

月，林栋和他的合作伙伴黄超明拖

欠签约医生们的工资就已经超过

100 万元，因为给不出工资，医生

们集体退出。

上述瑞医医学湖南分公司前

员工说，2019 年 5 月，湖南分公司

45 名员工突然被迫离职，该员工

被欠薪4个月，最长的被欠薪8个

月，每个月工资是8000元。

“用户使用这个平台问诊时，

平台不收费，一直是亏损的状态，

只是为了跑出好看的数据给意向

投资商看。”她表示，“公司还欠了

很多乡村医生和供应商的钱。”

她说：“我们长沙的办公室租

的是5A甲级写字楼，租用戴尔笔

记本电脑。我们被迫离职后，公司

还欠几万元物业费，我们是做贼一

样撤场的。”

她提供给记者的聊天记录显

示，去年8月21日，林栋在维权群中

表示：“瑞医医学因为融资原因需要

停止运行，可能进入企业清算程序，

需要全面裁员。目前股东意见不统

一，需要继续等待决定。我个人希

望现有团队能考虑加入我私人企业

思瑞健康，主要业务是电子处方，

是一家营利性企业，加入以后我们

尽快调整节奏和恢复工作方向。”

不过，这未得到员工认可，员

工向法院提起仲裁。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瑞医医

学作为被告涉及18起劳动争议案

件。判决书显示，18 名瑞医医学

前员工的工资诉求获得法院全部

或部分支持。

上述前员工表示：“我们向法院

申请仲裁后，黄超明提出支付一半工

资，前提是撤诉，目前长沙这边还有

20人左右不同意，一分钱没拿到。”

对于上述劳资纠纷，林栋4月

30日发声明称：“关于网络上提及

我个人名下的相关企业存在部分

劳动仲裁、商业合同导致的限制高

消费事宜，已处理完结，陆续解限

并退出相关历史企业。”

记者注意到，林栋曾是瑞医医

学的股东，但于2019年9月退股。

目前，该公司法人代表、第一大股

东是黄超明。

“林栋会包装自己，会圈钱。说

的比唱的还好听。他还租了一栋亿

元级别的房子，对外宣传是买的，用

来包装自己。”上述前员工说。

口罩不合格？

在纪录片中，林栋称自己冒着

生命危险，利用人脉和资源，向全

世界卖了1亿个口罩。

据澎湃新闻报道，林栋担任法

人代表的深圳市思瑞健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健

康”）一名前员工表示，疫情初期，

林栋从国外运回来1000多万个口

罩，曾因为资质问题被海关扣押了

一段时间，并且这些口罩“连灰尘

都防不了”“在分装时不做消毒”。

该员工还表示，一个口罩的成本加

上运费、清关费才几毛钱，却卖 3

块钱。

此外，深圳市瑞医医学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医医

学”）湖南分公司多名前员工向记

者爆料，他们被林栋关联公司拖欠

工资，劳动仲裁诉请于去年 10 月

获法院支持，不过仍未拿到工资。

对此，林栋今年4月30日发声

明称：“疫情初期受客户委托，运回

国的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已交付，

未收到口罩质量问题反馈。”

林栋表示：“关于个别公众号

通过与我存在商业纠纷关联的利

益投稿人单一方面口径，不客观

不公正不完整，夸大事实编造故

事，已委派律师交涉。关于我过

去的历史商业纠纷（与当前防疫

物资业务无关）已经全部交由律

师协调处理，商业争议部分我们

交给仲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评

判公正。”

林栋还称：“因为疫情防控的

高度紧急状态，我在2月8日接受

客户委派，只身合法出境来到土耳

其，其间分别通过南美和中东以及

土耳其运送一次性医用和防护口

罩回国，并已交付给相关客户，至

今未收到相关部门、客户反馈所采

购口罩的质量问题。”

在纪录片中，林栋及其助理前

往土耳其一个卖家的仓库看货，发

现该卖家售卖的“熔喷布”只是普

通的无纺布，制造的口罩不合格。

口罩外包装上印着质检合格的标

记。卖家却理直气壮，说这只是为

了方便出口。林栋表示“这个质量

完全不行”，交易也没有完成。

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

1975年到1978年初，胡问鸣曾

是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赤岸乡知

青。1978年3月，进入南京航空学

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学习，

1982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计算

数学专业师资班。工作之后，胡问

鸣再次回到母校，攻读管理科学第

二学士学位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学位，并于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网一篇

题为《南航77级校友、航母工程总

指挥胡问鸣：首艘国产航母在技

术上处于世界前列》的文中提到，

1977 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

年，胡问鸣毅然决定报考。虽很

快得到组织批准，但当他赶到城

里复习时，距离高考仅剩 17 天。

凭借中学打下的扎实基础，胡问

鸣不仅成功被南京航空学院录

取，还被分入江苏师资班。当年

的录取比例是120∶1。

2009 年 8 月，在接受《扬州日

报》记者采访时，胡问鸣曾回忆了

那段高考往事：此前正逢“文革”，

“读书无用论”泛滥，但胡问鸣并

不随波逐流，还曾大胆写过“小字

报”，贴于教室，力陈知识的重要，

劝同学专心向学。

在这一采访中，胡问鸣曾谈

起自己的家庭：“我是扬州人，我

夫人也是扬州人，就连儿子也是

在扬州出生的。”

本报记者 郝嘉奇 北京报道

5 月 7 日，《口罩猎人》拍摄者

“花总”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

访，讲述了他对林栋的观察。他说

自己曾和林栋交流过口罩质量、

“欠薪”等问题，在动辄几千万上亿

元的生意面前，林栋显得紧绷，也

很孤单。

《中国经营报》：有人举报林栋

运回的口罩质量不合格。

花总：我看到自媒体的文章，

这是林栋一个合伙人的爆料，但

看下来感觉在证据的呈现方面是

不够的。今天我看到前员工提供

给澎湃新闻的视频，比如画面中

所指“口罩”的外包装是“SHOE

COVERS”，意为鞋套，看起来图

文不符。

林栋也转发了澎湃新闻的报

道给我，说看到了很生气，要写一

个声明。他的原话是：“我看到了

有人质疑我口罩的质量，想发一个

声明，避免有人继续搞我。好累

啊。那些口罩是我在疫情高峰期，

从中间商手中采购的，因为质量标

准认证不同，无法交付，一直放在

仓库，亏了 1000 万元。”在纪录片

中，他也说到采购第一批口罩时被

坑了，国内不认土耳其的标准，亏

了1000万元。

《中国经营报》：你跟拍期间，

林栋主要在做什么？

花总：我跟拍的过程中，他最

多的精力用于寻找熔喷布的货

源。他说土耳其低质量的口罩比

较多，所以他才考虑采购熔喷

布。找熔喷布的时候也不断遇到

以次充好的情况，我每天都听到

他抱怨。

林栋采购的口罩占的比例很

小，主要是熔喷布，我跟拍他的12

天时间中，他去了一些口罩工厂，

但没有采购，他提到之前买过

1500万个口罩。至于他卖熔喷布

赚了多少钱，我并不清楚。

《中国经营报》：他有没有和你

提到“欠薪”的事情？

花总：提过，片子播出后有观

众说这事，我也问他了。他的说

法是，之前他和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有一些矛盾，虽然他是公司的

法人代表，实际上这个公司不是

他的。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林栋？

花总：第一点，他是一个商人，

在疫情期间做高风险的事情，我想

他有自己的判断。我是一个记录

的人，无法对他做道德审判。如果

下一次还有机会，我想去记录他的

另外一面。他很吸引我，无论是他

做的事情，还是从性格上，都很有

代表意义。

他很复杂，也很纠结，有故事

性。他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人，复

杂的故事与人性是观察者的宝藏。

《中国经营报》：你曾说他“非

常紧绷”，为什么这么说？

花总：那么大的压力肯定会紧

绷。压力来源于他要找到原料去

交付。每天像坐过山车一样，压力

非常大。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生

意面前，有压力也是正常的。我也

感觉他很孤单。

有一天林栋突然问我：“花总

你孤单吗？”一定是很孤单的人才

会问这个问题，他有压力却没人

去说。

他也会喝酒让自己放松一

些。有一天我去酒店见他的时候，

房间门口堆满了酒瓶。我问他“是

不是你喝的”，他说“可能是吧”。

《中国经营报》：你希望林栋尽

快回国吗？

花总：我希望他能安全回国，

这样我也可以拍后续的视频。但

他现在没法回来，也不是说怕有人

找他麻烦，而是土耳其疫情尚未稳

定，航空基本停滞。

我还是想和他保持一定距

离，昨天他让我帮他发声明，我告

诉他找律师发，不应该由我来做

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他能像他说的一样，

不赚黑心钱，在意质量，不把坏东

西卖回国内。

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退休不足 1 年的胡问鸣深夜

被宣布落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官网5月12日晚发布消息，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重工”）原党组书记、董事长

胡问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胡问鸣1957年5月出生，今年

63岁，江苏扬州人，1978年3月入

党，1975年11月参加工作，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

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中

船重工董事长、党组书记等，履历涵

盖海陆空三军装备建造企业。

首艘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
胡问鸣落马

涉及海陆空“三栖”

1982 年大学毕业后，胡问鸣

到航空工业苏州长风机械总厂培

训中心任副主任，并快速得到提

拔，1999 年成为航空工业苏州长

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

记、总经理。2008年8月，调任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从航空领域转向陆军装备领域。

两年后，调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业”）党组

书记、副总经理，从此进入海洋装

备建设领域。

从历史来看，中国船舶工业

两巨头“南北船”经历过分而又合

的过程。1999 年，原中国船舶工

业总公司被拆分为中船工业和中

船重工。两大集团以长江为界，

长江以北的造船工业属于中船重

工，长江以南的造船工业属于中

船工业。因此，业内也将它们称

为“南北船”。2019 年 7 月 1 日，

“南北船”旗下8家上市公司发布

公告称，中船工业和中船重工筹

划战略性重组。2019 年 11 月 26

日，“南北船”联合重组而成的中

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标志着“两船”重新合并。

胡问鸣曾参与“南北船”合并

相关工作。2015年3月25日，“两

船”一把手曾进行对调。时任中

船工业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胡问

鸣任中船重工董事长、党组书记，

中船重工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董

强任中船工业董事长、党组书

记。这也被市场视为“南北船”启

动重组的信号。

胡问鸣经历了中国国防科

技工业众多历史性时刻。1998

年，“歼十”在成都成功首飞。胡

问鸣率领长风机械总厂的科研

团队，为“歼十”研制飞机座舱显

示系统等机载设备。因贡献突

出，他获授中航总“歼十首飞工

程”一等功。

胡问鸣参与中国自主研制的

民用飞机“新舟60”生产和出口全

过程。此外，他还参与了国产大

飞机C919前期论证。

2017 年 4 月 26 日，中国第一

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胡问鸣作

为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接受中央

电视台采访，并表示，国产航母不

仅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一级

配套系统也全部都是国产的。

中船重工官网显示，2019 年

8 月 30 日，中船重工召开领导班

子会议。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

局负责人宣布：免去胡问鸣同志

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退休。

相关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

程办理。

这一年，胡问鸣 62 岁。通常

来说，央企一把手大多为副部级

干部，退休年龄是60岁，上限是63

岁。从年龄来看，胡问鸣属于正

常退休。

搭档已落马

胡问鸣在中船重工的搭档、

中船重工原总经理孙波在2018年

6 月落马。2019 年 7 月 4 日，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一中院”）公开宣判孙波受

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判

处孙波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

80万元。

上海一中院官方发布的信息

显示，鉴于孙波案的犯罪事实、证

据涉及国家秘密，上海一中院于

2019年3月28日依法对该案进行

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2015 年到 2017 年，中央巡视

组曾对中船重工党组开展了两次

巡视。2015年2月26日至4月28

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中船重工

开展了专项巡视。巡视组指出：

集团党组、纪检组履行“两个责

任”有缺失；少数领导人员顶风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个别领导

人员违反党的组织纪律。

2016 年 11 月，中船重工党组

成员、纪检组组长刘长虹被查。根

据2017年9月中央纪委转发的中

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立案审查

结论，刘长虹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选

人用人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并涉嫌受贿犯罪。

2017年2月，十八届中央第十

二轮巡视工作发出动员令，首次

开展“机动式”巡视，中船重工为4

个单位试点之一。2017年6月，巡

视组向中船重工反馈“机动式”巡

视情况：落实中央对企业改革发

展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要求存在差

距，对上次中央巡视发现问题整

改不力；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不严格，对违规用人、搞“小圈子”

问题反映较多。

两次巡视之后，中船重工党

组均成立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及其

有关机构，胡问鸣任组长，孙波任

副组长。

胡问鸣曾多次公开表示对腐

败的痛恨。2014 年，胡问鸣曾以

中央纪委委员、中船工业党组书

记、董事长的身份在中央纪委主

管的《中国监察》杂志上发表文

章《以党风廉政建设新成效保障

企业转型发展》称，提高发现腐

败线索的能力，坚持以零容忍的

态度惩治腐败。巩固廉洁风险

防控成果，把防范权力运行风险

融入企业制度建设中，实现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目标任务和压力

层层传递，努力实现中船工业党

组管理的领导人员无严重违纪

违法的目标。

“我一定需要赚钱”

“我做生意的价值观是我会赚

钱，我也一定需要赚钱。我本来是

个商人，我干的每一笔买卖都要算

账。我通过算账解决国内紧迫性

的口罩需求，在我看来没什么说不

过去的。”林栋在纪录片《口罩猎

人》中说。

天眼查显示，林栋生于广东湛

江，从23岁创业至今，目前年龄30

岁左右。他是思瑞健康等 4 家公

司法人代表。

记者注意到，去年10月，因存

在买卖合同纠纷，林栋被深圳市南

山区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去

年11月至今年4月，思瑞健康多次

作为被执行人，被深圳市南山区法

院立案执行，具体情形是“有履行

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5月7日，记者拨通了林栋的电

话，他只是回应称：“我不是公众人

物，不想曝光。这些舆论压力给我

造成了伤害和困扰，我非常不适

应。关于我的全部问题，涉及法律

部分交由律师交涉。如果我存在任

何违法违规问题，应当由相关部门

作裁决，而不是利用或者编造文章

博取曝光，影响舆论导向和不了解

事实的公众。劳动仲裁的信息可以

在公开网站查询，是否处理完结请

自行查询。”

《口罩猎人》拍摄者“花总”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林栋是一个商

人，在疫情期间做高风险的事情，

我想他有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林栋是他见过的最复

杂的人，同时非常紧绷，每天生意

像过山车一样，压力非常大。“他也

会喝酒让自己放松一些。有一天

我去酒店见他的时候，房间门口堆

满了酒瓶。”

记 者 注 意 到 ，林 栋 入 选 了

“2017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

精英榜（医疗、健康和科技领域）”，

和他一起入选该榜的有杨树、李晓

鹏等知名教授，以及一些医疗公司

创始人。

一名自称是林栋校友的人士

告诉记者，林栋是她在广西艺术学

院的学长，长得帅。“他从广西艺术

学院广告学专业毕业后，开过摄影

公司，并创业多次，之后从业医疗

外贸行业八年。”

在《口罩猎人》中，林栋说他想

参与建立市场秩序：“不仅仅是土

耳其市场混乱，整个全球的医疗物

资链都很混乱。我们如果要继续

做下去的话，肯定要遵从建立市场

秩序的一个参与角色。如果我离

开了参与角色，可能会面临淘汰。”

《口罩猎人》拍摄者花总：林栋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人

他认为林栋是他见过的最复杂的人，同时非常紧绷，每天生意像过山车一样，压力非常大。

“林栋会包装自己，会圈钱。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还租了一栋亿元级别的房子，对外宣传是买的，用来包装自己。”

“关于我过去的历史商业纠纷（与当前防疫物资业务无关）已经全

部交由律师协调处理，商业争议部分我们交给仲裁，通过法律的手

段来评判公正。”

口罩的出口和进口，是巨大市场。 新华社/图


